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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延
安
楊
家
嶺
，
聽
講
解
員
講
了
一
段
有
關
﹁吃
飯
﹂
的
故
事
。
抗
戰

時
期
，
南
洋
愛
國
商
人
陳
嘉
庚
，
分
別
到
重
慶
和
延
安
考
察
。
他
先
到
了
重

慶
，
蔣
介
石
非
常
熱
情
地
接
待
了
他
，
並
花
八
百
塊
大
洋
，
在
重
慶
最
好
的

酒
店
為
他
擺
了
一
桌
接
風
宴
。
接
着
，
陳
嘉
庚
又
到
了
延
安
，
毛
澤
東
也
非

常
熱
情
地
接
待
了
他
，
並
請
他
吃
了
自
己
親
手
種
的
菜
，
這
一
頓
飯
只
花
了

兩
毛
錢
。
事
後
，
陳
嘉
庚
深
有
感
慨
地
說
：
﹁蔣
介
石
招
待
我
花
了
八
百
大

洋
，
而
毛
澤
東
招
待
我
只
用
了
兩
毛
錢
。
得
天
下
者
，
共
產
黨
也
！
﹂

那
一
邊
，
人
家
花
八
百
塊
大
洋
招
待
了
你
，
你
卻
不
說
人
家
好
。
這
一

邊
，
只
花
兩
毛
錢
讓
你
吃
了
一
頓
家
常
菜
，
你
卻
說
共
產
黨
必
勝
。
聽
了
這

段
故
事
，
我
一
直
在
揣
摩
，
當
時
的
陳
嘉
庚
，
究
竟
是
怎
樣
一
種
心
理
活
動
？

按
照
常
規
，
人
都
願
意
吃
得
好
一
點
。
尤
其
是
到
一
個
地
方
做
客
的
時

候
，
如
果
主
人
安
排
的
是
當
地
最
高
檔
的
酒
樓
，
吃
的
是
最
貴
的
飯
菜
，
喝

的
是
最
好
的
名
酒
。
那
麼
客
人
們
不
僅
胃
裡
會
感
到
很
舒
服
，
而
且
臉
上
也

覺
得
很
有
面
子
。
在
雞
鴨
魚
肉
吃
過
之
後
、
山
珍
海
味
嘗
過
之
後
、
名
酒
名

煙
喝
過
抽
過
之
後
，
很
多
人
都
會
覺
得
這
個
主
人
﹁講
義

氣
﹂
、
﹁夠
朋
友
﹂
。

但
當
時
的
陳
嘉
庚
，
又
是
怎
麼
想
的
呢
？

他
可
能
會
想
，
這
八
百
塊
大
洋
，
是
掏
你
自
己
的
腰

包
嗎
？
原
來
花
的
是
公
款
呀
，
怪
不
得
不
心
疼
！
如
果
花

你
自
己
的
工
資
、
拿
你
自
己
的
存
款
，
你
的
出
手
，
還
會

是
這
麼
﹁大
方
﹂
嗎
？
這
樣
的
人
，
至
今
仍
然
不
少
。
早

晨
花
自
己
的
錢
吃
早
點
，
為
一
毛
錢
都
斤
斤
計
較
。
而
到

中
午
用
公
款
待
客
，
一
擲
千
金
都
不
皺
一
下
眉
頭
。

他
可
能
會
想
，
這
八
百
塊
大
洋
，
能
買
多
少
槍
炮
？

當
時
的
中
國
，
正
處
於
極
度
困
難

之
際
。
為
此
，
毛
澤
東
在
延
安
發

出
﹁自
己
動
手
，
豐
衣
足
食
﹂
的

號
召
。
至
今
在
楊
家
嶺
的
窰
洞
下

，
還
有
毛
澤
東
種
過
的
菜
地
。
再

看
窰
洞
中
那
些
補
丁
摞
補
丁
的
床

單
、
粗
糙
的
桌
椅
、
簡
陋
的
煤
油

燈
、
青
石
的
硯
台
、
劣
質
的
毛
筆

等
等
，
無
不
讓
人
感
動
和
震
撼
。

要
求
別
人
艱
苦
，
自
己
首
先
艱
苦
，
要
求
別
人
奮
鬥
，
自

己
首
先
奮
鬥
，
這
也
是
當
年
共
產
黨
的
領
袖
們
的
一
貫
作

風
。

他
可
能
會
想
，
你
今
天
這
樣
招
待
我
，
昨
天
也
一
定

這
樣
招
待
別
人
。
前
天
名
流
來
，
昨
天
記
者
來
，
今
天
外

賓
來
，
明
天
友
鄰
來
，
這
樣
一
算
，
豈
不
是
天
天
吃
、
天

天
喝
？
而
且
，
凡
浪
費
者
，
大
多
奢
侈
。
吃
喝
奢
侈
、
穿

戴
奢
侈
、
坐
車
奢
侈
、
住
房
奢
侈
、
開
會
奢
侈
、
考
察
奢
侈
，
只
講
究
﹁排

場
﹂
和
﹁待
遇
﹂
，
不
用
心
學
習
和
工
作
。

他
可
能
會
想
，
你
在
這
裡
吃
八
百
塊
一
桌
的
飯
菜
，
老
百
姓
會
怎
麼
看

？
一
個
工
人
和
農
民
，
辛
苦
勞
動
一
個
月
，
尚
不
能
收
入
一
塊
大
洋
，
而
你

的
一
頓
飯
，
就
吃
去
八
百
多
個
勞
動
者
一
個
月
的
總
收
入
。
哪
個
老
百
姓
看

到
這
樣
的
領
導
，
心
裡
能
夠
高
興
？

最
近
參
加
內
地
一
個
會
議
，
因
為
吃
得
好
、
喝
得
好
、
玩
得
好
，
所
以

大
家
都
非
常
高
興
。
回
來
的
路
上
，
我
突
然
覺
得
非
常
慚
愧
。
我
們
平
常
在

寫
文
章
批
評
公
款
吃
喝
的
時
候
，
總
是
義
憤
填
膺
，
怒
不
可
遏
。
怎
麼
一
到

了
自
己
頭
上
，
就
酒
不
醉
人
人
自
醉
，
錯
把
他
鄉
當
下
鄉
？

陳
嘉
庚
之
所
以
會
得
出
誰
會
得
天
下
的
結
論
，
是
因
為
他
完
全
從
民
族

抗
戰
的
大
局
出
發
。
出
以
公
心
，
論
於
公
理
。
相
反
，
如
果
只
圖
個
人
享
樂

，
不
顧
國
計
民
生
，
那
就
只
會
感
謝
、
讚
賞
和
重
用
那
些
敢
一
頓
飯
花
幾
百

塊
甚
至
幾
千
塊
﹁大
洋
﹂
宴
請
自
己
的
招
待
者
。

地處浙南海島的玉
環縣，方言極多，有閩
南話、樂清話、平陽話
等。可能是受閩北、平
陽等地的方言影響較多
些，當地人管房子叫厝
。老厝所在地沒有旖旎

的風光，但也山青水秀。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家鄉人建厝是大事，一

戶人家有嫁娶添丁才會建厝。建厝時，匠人打
好基礎再將石頭用黃泥拌石灰一塊一塊壘起來
，外牆的石頭縫用當時的緊俏貨水泥抹平，柱
和樑精心選用直徑二十公分粗的杉樹，柱樑之
間用榫頭卯緊，樓板會選用一些雜木釘在木構
架上，內牆用黃泥拌石灰抹平後再刷白，厝頂
用瓦片交錯蓋上，廳堂、臥室的地用黃泥拌石
灰夯實，每戶人家建厝的時候都有街坊鄰居來
幫忙。

當繫着紅布頭的樑被大家喊着號子按放在
正厝頂的時候，會在樑上點起鞭炮，將一個個
饅頭往上拋。寓意着這戶人家圓圓滿滿，房屋
永固。孩子們會爭先恐後地搶饅頭，嘴裡咬着
、兜裡揣着、手裡抓着，模樣滑稽可愛，讓人
忍俊不禁。厝主則會用自己最好的東西請幫忙
的街坊鄰居吃一頓現在看來極其簡單的酒席。

我家的老厝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是我
出生後父親親手和匠人一起建成的，建厝用的石頭是父親和他
的叔伯兄弟們從山谷裡、溪溝中一塊一塊抬回家的。這樣的房
子對於現在的標準來說是極其簡陋的，但卻也冬暖夏涼，已經
經歷了近四十載的風雨。老厝不大，就兩間兩層，和叔叔家連
在一起，卻有不小的庭院。母親在老厝的院子裡種滿着黃花菜
和四季蔬菜，半人高的圍牆也是用石頭壘起來的，牆內種着棕
櫚樹，還有爬滿圍牆的首烏籐，院子裡養的雞鴨只有在過年過
節時才能吃得上。我們管厝前的小溪叫門前溪，山叫門前山，
厝後的山叫後背山，這些地方都留着我童年時的歡樂。

那時農村沒通電，勞動記工分，基本的生活用品要憑票購
買，點燈用的煤油經常沒着落。過着是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的生活。父親就是在老厝這樣艱苦的環境中一邊務農，一邊
挑燈夜讀。原本在家我就怕父親，父親讀大學後，仗着太祖母
寵我，越發沒人能管住我了，於是田間摸田螺抓青蛙，海塗裡
撿螺螄抓螃蟹，上樹掏鳥窩抓知了，溪溝裡打水仗抓泥鰍，滿
院子跑得雞飛狗跳就成了我跟夥伴們常幹的事。一個夏天下來
，人是又黑又瘦。記得有一年父親放暑假回家天已黑，我正在
鄰居的院子裡和夥伴們乘着夜色玩抓土匪的遊戲，任憑父親怎
麼叫我就是不回家。以至於後來父親經常自責自己讀大學四年
把我的學業給耽誤了。

如今，家鄉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內山人」也
「醜小鴨變天鵝」，許多人家把老厝拆掉建成框架結構的樓房

，留下不多的老厝都是些年長的不願意捨棄老厝的老人。我家
的老厝也空着，一年也只有清明上墳或過年前回去看一看，但
老厝承載着父親的希望，留下的是我對父親的思念。

外國人管廁所叫
「WC」，咱中國百姓
習慣謂之「茅房」，叫
文雅點則謂「洗手間」
。一日，我去一公廁
，忽見牆壁上一提示
： 「來也匆匆，去請

沖沖！」此聯言簡意賅，提醒出恭者發揚文
明精神。

其實，古往今來，在這個我們每天都會
進出幾次的場所，還有不少或雅趣或詼諧的
對聯，現採擷二三，博君一笑。

清代學者魏善伯曾在自家廁所題上一聯
： 「文成自古稱三上，作賦而今過十年。
」 這幅對聯巧妙運用了兩個與廁所有關的
典故，雖都指向廁所，而句中卻未出現不

雅的字樣來。上聯化用北宋歐陽修之語，
歐陽修在其《歸田錄》中曾說： 「余生平
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
上也。」 其中 「第三上」就是 「廁上」；
下聯則借用晉代左思寫《三都賦》之典，
左思曾花費十年時間創作千古名文《三都
賦》，家中處處放有紙筆，連廁所也不例
外，偶有所得，立即記下，可見其天道酬
勤。雙典同指，使人一看便知與廁所有關
，既不失其主題，而且含蓄清新，同時還表
現了作者的自信與志趣，典雅大方，令人嘆
服。

還有一些雅致的，譬如 「靜坐覓詩句，
放鬆聽清泉」 ，儼然一幅唯美的風景畫，其
實是說一位手中讀着詩書，耳邊聽着音樂的
出恭者。類似的還有 「小坐片刻，便會放鬆

意念；清閒一會，即成造化神仙」 。
題廁聯中雖不乏文雅之作，然而更多的

卻是詼諧幽默之作。舊時成都大神廟公廁曾
懸有一聯： 「任他蓋世英雄，入此門還得低
聲下氣；憑你齊天大聖，闖本所只宜屈膝躬
腰。」 與此意思相近的還有： 「世間貞烈女
子，進來寬衣解帶；天下英雄豪傑，到此俯
首稱臣。」 還有一則題寫在野外露天廁所的
對聯： 「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夜不閉戶，
路不拾遺。」 雖不夠溫柔敦厚，卻也貼切獨
到。

古代凡有建築，文人墨客必會題上對聯
，連這個 「五穀輪迴之所」 也不例外。今小
生我不避其臭，不懼其俗，但見國人之幽默
智慧，亦莊亦諧，令人時而捧腹，拍案
叫絕！

他出生於浙江杭州的
一個體育家庭，父親曾是
安徽省體工隊男子排球隊
的運動員，母親也曾是排
球好手，父母的基因賦予
了他運動的天賦。

因為在家族中最小，自一出生，他就極受寵愛
。這讓他處處顯得盛氣凌人。

兩歲，他已經開始躲在女生的後面，冷不丁地
拽人家的小辮子；三歲，爺爺剛一轉身，他就把爺
爺種了一個上午的花連根拔除，還嚷着天女散花；
四歲，他在別人家的牆壁上塗滿顏料，然後躲在暗
處，看着鄰人着急的背影暗自偷笑。

他成了附近有名的調皮大王，伙伴們都不喜歡
他，鄰居們也老向父母告他的狀。他卻悠然自得，
依舊我行我素。

因為難以管教，父母無奈，決定把他送去學游
泳。換了新環境，他的調皮更是變本加厲。沒有小
朋友願意和他玩，他也就找不到玩的樂趣，只好跟
水交上了朋友。

第一次下水，是在五歲時。藍藍的泳池旁，其
他孩子都畏畏縮縮地躲在老師後面，他卻表現得一
臉興奮。老師問誰願意第一個試水時，話音未落，
一點四米的他已經撲通一聲跳下水去。雖然嗆了好

幾口水，但老師已經發現了他的膽識和潛力。經過
幾天的訓練，老師越來越喜歡這個調皮的孩子，他
在水中的天賦也漸漸顯露出來。於是，怎麼調教他
的頑劣性，便成了擺在老師和父母面前的一大難
題。

一次，父親決定帶他去探訪一位游泳名將。得
知消息，老師立即獻上一計。父親找了條偏僻的小
路，因為很難走，他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他大聲
請求父親等等。但父親沒有理睬，只顧自己朝前
走。一路上，荊棘叢生，雜亂無章，他想躲避它們
減少刺痛，但越想躲避，就越被旁邊的雜棘刺到
。等他傷痕纍纍地趕到山頂時，父親正和游泳的
名將拉家常。他本想埋怨父親，但當他看到父親腿
上的傷痕時，他立刻啞然無語。 「知道我為什麼不
等你嗎？」父親微笑着說： 「因為在這條荊棘叢生
的道路上，我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登上山頂，那樣我的挫折和傷痕，才能減到最低
。」

父親的這番話，讓他頓有所悟。談到未來的理
想時，他立刻豪情壯志地對父親說： 「你看着吧，
在我二十一歲以前，我一定能改寫中國的游泳歷史
。」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誓言，回到體校後，他加
緊訓練，成了每天到達最早、離開最晚的學生。

老師欣喜地看着這些變化，任命他為學生中的

「小頭目」，負責督促其他學員的訓練。
不知不覺中，以前的頑童長大懂事了，他不再

調皮搗蛋，不再惹是生非。回到家後，他還努力撮
合冷戰中的父母，堅持每天早上給家人買油條、豆
漿……

十五歲，成績卓越的他正式入選國家隊，他成
了真正的職業運動員。因為有了專門而系統的訓練
，他的身高與游技直線上升。

二○○六年，全國冬季游泳錦標賽，他成了一
千五百米和四百米自由泳第一名，他的潛力引起了
世人的矚目。 「中長距離之王」，劉翔讚譽說：
「從此，中國將誕生一位傳奇人物。」

二○○七年的全錦賽，他更是戰勝了老大哥張
琳，拿下一千五百米冠軍。他沒有停止追趕的腳步
。父親也過來加油： 「你還記得七歲的誓言麼？你
現在就好比爬山只到達了半山腰，你不能驕傲。因
為成功只是兩個字的念想，那就是堅持。」

為了進一步提高游泳技能，他去澳洲拜訪名將
哈克特的教練丹尼斯，虛心受教。二○一一年上海
游泳世錦賽，他獲得男子四百米自由泳銀牌，男子
八百米自由泳金牌，男子四乘二百米接力銅牌，男
子一千五百米自由泳金牌，並以十四分三十四秒一
四打破塵封十年的世界紀錄。

是的，他就是中國泳壇的熱門人物，中國名將
孫楊。在二○一二年倫敦奧運上，他奪得中國男子
游泳奧運會第一枚金牌，並在男子一千五百米自由
泳決賽中，刷新了該項目新的世界紀錄。

他的至理名言就是： 「當你選擇之後，你就必
須明白，你所有的幸福都得靠自己打拚，你必須往
前走，但你永遠不知道到達山頂會是腳下的哪一步
，所以你只有一步一步，不彷徨，不猶豫，因為只
有堅持才能鑄就你的輝煌！」

說􀎠吃飯􀎡 海 納

老
厝

周
朝
波

你必須往前走 鄧博文

如
廁
聯

劉

亮

認識一對小夫妻，生活
方式挺潮的，旅遊、攝影、
健身、露營……樣樣喜歡，
他們自然是數碼設備武裝全
身。前幾日偶然 「闖」進他
們倆的微博，真把我 「嚇」
着了。

他們夫妻倆平時的一些交流，竟然全在微博裡。
譬如，女：××，好洗洗睡覺了。男：還有幾分鐘，
這局玩好。又如，男：我的襯衣髒了，你幫我洗了嗎
？女：晾在陽台上呢？……還有涉及夫妻隱私的，此
處不轉述了。

江蘇曾曝出一個官員 「微博門」，把微博當作
QQ來使，結果把與情人開房的對話也公布到了微博
裡。作為 「數碼控」的小夫妻，不至於不懂微博吧。

後來我問這對小夫妻，他們一臉驚詫，反問：這
有什麼問題嗎？我不知道這有什麼問題，但真的怪怪
的。夫妻兩人同居一室，咳嗽一聲，整個屋子都能聽
到，何必用微博來交流呢？

還有更讓我驚奇的事情。我平時不太用QQ，經
常在線下。前幾天上線，發現同一辦公室的同事給我
發了好幾條信息，都是關於工作上的注意事項，雖然
我沒看到，也幸虧工作上沒出差池。我百思不得其解
，面對面坐着，幹嗎要通過QQ來留言，當面說一聲
不更簡單？

不知你有沒有發現身邊有這樣一群人。早上乘公
交車，他在低頭玩手機；中午休息時間，他又在玩手
機；晚上同事聚會，他還在玩手機。看上去他非常忙
，但是他不是在忙工作，而是在 「刷微博」，或是搖
微信。明明就是一件極其無聊的事情，他也得用手指
一個個把字碼上去，然後等人@，等人評論和私信。

谷歌執行董事長施密特說，看來電子產品和網絡
，已完全顛覆了人類的交流方式，以前是用嘴巴和腦

袋了解世界，現在是用指頭看世界。
不是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嘴巴已慢慢解脫出來了，手指正當其

時，電容式觸摸屏和一個手指，無論用的是中指還是無名指，都可以將
人與人聯繫在一起。如果時間倒退二十年，這真的無法想像，手指怎麼
可能用來溝通世界，人們所能想到的最神奇的事情，莫過於是把手指練
成 「一指禪」。但現在，手指要比 「一指禪」厲害多了。

「指尖上交流」已成一種生活方式，之所以喜歡用 「指尖」來交流
，表面上是科技的應用，實則是 「浮躁和焦慮」。人類最早的交流方式
是通過手、臉等身體部位的直接接觸來傳遞信息。然後是語言的出現、
文字的發明，電話電視等電子媒介物風行，現在則是網絡和電子終端。
傳統交流方式耗時耗力，而網絡交流可以將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直接而簡
單，成本最小。你看現在的人際關係有時候就是一個號碼，只要輕輕一
點，既可以交流，也可以去除。這符合人性當中的功利需求，也切合了
當下這個社會 「物質化」的傾向，人人喜歡 「直奔主題」，花最小的代
價，換最大的產出。

手機和網絡無可置疑地為人類的交流帶來方便，人們之間的溝通比
過去的確更先進了，更容易了，但事實上要達到真正的理解和溝通，卻
比以前困難了。人與人的交流是一項豐富而需要技巧的過程，它是立體
的，傳統交流方式雖然耗時耗力，但卻最容易深入和深刻，也最能抵
達心靈深處。

德國社會學家哈貝瑪斯曾說： 「人的溝通最重要原則就是真誠性與
恰當性。」這一點，需要面對面才能真正做到。如果充滿人情味的人際
溝通，變成了靠冷冰冰機器的溝通，那麼很多假的東西就會摻進來，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維繫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

記得有位內地學者痛批網戀，認為網戀將愛情拖回了中世紀。戀愛
存在於虛擬的世界裡。如同幾百年前，男女結合應的是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男女結婚前沒有對戀人的 「立體感受」，譬如容顏、神態、語言
、為人等等。而現在許多 「網戀」也是如此，省略了那種唯美過程，走
下網絡，主題只剩下 「開房」。

學者的觀點，或有道理。溝通並不是一件平面化的事情，也沒有那
麼簡單。只有面對面溝通，才能感知真實的情感，體驗美好的氛圍。但
是，我們討厭這個過程，大家都喜歡 「直奔主題」，也許，這已成一種
社會情緒和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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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河馬（攝影） 李申學

日
前
內
地
電
商
（
即
電
子
商
務
）
開
戰
，
京
東
﹁血
拚
﹂
，
國
美
、

騰
迅
等
皆
稱
奉
陪
到
底
。
一
場
激
烈
的
電
商
價
格
大
戰
火
藥
味
甚
濃
，
但

明
眼
人
指
出
，
此
舉
並
無
實
質
意
義
，
倒
是
﹁眼
球
經
濟
﹂
的
又
一
次
現

實
表
演
。
何
謂
﹁眼
球
經
濟
﹂
（Eyeball

econom
y

）
？

所
謂
﹁眼
球
經
濟
﹂
也
稱
做
﹁注
意
力
經
濟
﹂
（attention

econom
y

）
，
是
伴
隨
着
互
聯
網
而
產
生
的
一
個
新
名
詞
。
例
如
：
評
判
一
個
網
站

是
否
成
功
，
首
先
看
每
天
能
吸
引
多
少
人
上
網
瀏
覽
這
個
網
站
，
也
就
是

點
擊
率
有
多
少
，
有
點
類
似
報
紙
發
行
量
。
點
擊
率
高
了
，
也
就
等
於
發

行
量
大
了
，
這
個
網
站
也
就
值
錢
了
。
這
是
依
靠
吸
引
公
眾
注
意
力
獲
取

經
濟
收
益
的
一
種
經
濟
活
動
。

﹁注
意
力
經
濟
﹂
是IT

行
業
的
著
名
論
斷
，
是
隨
着
互
聯
網
的
發
展

而
產
生
的
。
這
一
概
念
是
邁
克
爾
．
戈
德
海
伯
（M

ichael
H

．G
oldhaber

）
一
九
九
七
年
在
美
國
發
表
的
一
篇
題
為
《
注
意
力
購
買

者
》
的
文
章
中
提
出
的
。
他
認
為
：
﹁獲
得
注
意
力
就
是

獲
得
一
種
持
久
的
財
富
。
在
新
經
濟
下
，
這
種
形
式
的
財

富
使
你
在
獲
取
任
何
東
西
時
都
能
處
於
優
先
的
位
置
。
財

富
能
夠
延
續
，
有
時
還
能
累
加
，
這
就
是
我
們
所
謂
的
財

產
。
因
此
，
在
新
經
濟
下
，
注
意
力
本
身
就
是
財
富
。
﹂

邁
克
爾
．
戈
德
海
伯
同
時
闡
述
，
目
前
有
關
信
息
經

濟
的
提
法
是
不
妥
當
的
，
因
為
按
照
經
濟
學
的
理
論
，
其

研
究
的
主
要
課
題
應
該
是
如
何
利
用
稀
缺
資
源
。
他
認
為

，
當
今
社
會
是
一
個
信
息
極
大
豐
富

甚
至
氾
濫
的
社
會
，
而
互
聯
網
的
出

現
，
加
快
了
這
一
進
程
，
信
息
非
但

不
是
稀
缺
資
源
，
相
反
是
過
剩
的
。

而
相
對
於
過
剩
的
信
息
，
只
有
一
種

資
源
是
稀
缺
的
，
那
就
是
人
們
的
注

意
力
。著

名
的
諾
貝
爾
獎
獲
得
者
赫
伯

特
．
西
蒙
在
對
當
今
經
濟
發
展
趨
勢
進
行
預
測
時
也
指
出

：
﹁隨
着
信
息
的
發
展
，
有
價
值
的
不
是
信
息
，
而
是
注

意
力
。
﹂﹁注

意
力
經
濟
﹂
又
被
形
象
地
稱
作
﹁眼
球
經
濟
﹂

，
是
指
實
現
注
意
力
這
種
有
限
的
主
觀
資
源
與
信
息
這
種

相
對
無
限
的
客
觀
資
源
的
最
佳
配
置
的
過
程
。
在
網
絡
時

代
，
注
意
力
之
所
以
重
要
，
是
由
於
注
意
力
可
以
優
化
社

會
資
源
配
置
，
也
可
以
使
網
絡
商
獲
得
巨
大
利
益
，
注
意

力
已
成
為
一
種
可
以
交
易
的
商
品
，
這
就
是
注
意
力
的
商

品
化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網
絡
的
點
擊
數
（
訪
問
量
）
、
網
民
數
往
往
比
利

潤
更
受
到
風
險
投
資
者
的
重
視
。
因
為
點
擊
率
能
夠
幫
助
我
們
破
譯
注
意

力
﹁密
碼
﹂
，
從
而
準
確
地
把
握
市
場
走
向
。
在
這
裡
注
意
力
是
第
一
位

的
，
利
潤
反
居
次
要
地
位
。
在
網
絡
時
代
沒
有
注
意
力
就
沒
有
利
潤
，
而

沒
有
利
潤
的
企
業
最
終
要
失
敗
。

﹁注
意
力
經
濟
﹂
是
指
最
大
限
度
的
吸
引
用
戶
或
消
費
者
的
注
意
力

，
通
過
培
養
潛
在
的
消
費
群
體
，
以
期
獲
得
最
大
的
未
來
商
業
利
益
的
經

濟
模
式
。
在
這
種
經
濟
狀
態
中
，
最
重
要
的
資
源
既
不
是
傳
統
意
義
上
的

貨
幣
資
本
，
也
不
是
信
息
本
身
，
而
是
大
眾
的
注
意
力
，
只
有
大
眾
對
某

種
產
品
注
意
了
，
才
有
可
能
成
為
消
費
者
，
購
買
這
種
產
品
，
而
要
吸
引

大
眾
的
注
意
力
，
重
要
的
手
段
之
一
，
就
是
視
覺
上
的
爭
奪
，
也
正
由
此

，
﹁注
意
力
經
濟
﹂
被
稱
為
﹁眼
球
經
濟
﹂
。

眼球經濟 言 然

倫敦奧運上的孫楊風采 （網上圖片）


